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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人对部分食物的表述很含糊，如
包子，又称馒头，改编为馒头的包子加上
原先的馒头分别叫做肉馒头、菜馒头、糖
馒头、光馒头；如馄饨，称作小饺子，以
与菜肉馅的大饺子划清界限，以和面条搭
档成为饺面。

吃饺面没有时令性，只有时间性，早
晨十点半去面馆，是吃不到饺面的，有时
甚至更早就吃不到了——店家的馄饨皮和
馅料用完了。这时食客只好委曲求全地来
一碗光面，吃不到饺面的食客心里还有一
股怨气——也可能是披单气，批单就是被
子，常说人睁开睡眼后是有些郁闷的。此
刻积郁之气要发泄，筷子嗖嗖地指向面
条，一碗面很快无了踪迹。

等候饺面时间要略长些，饺面里的面
条和馄饨皮是店家手工擀制的。包馄饨都
是现包，店家往筷子头挑一点粉红的肉
馅，往手中的馄饨皮中间一按，紧紧一
握，一只馄饨就出手了，扔到了一旁的托
盘里，前后时间不过数秒而已。

还有一种价格要高上一半的饺面，里
面用的馄饨个头要大些，肉馅要足些，这
种馄饨叫“麻雀头”，但事实上没有麻雀
头那么大，外形上也只是和雀头有勉强的
相似，它的形象更接近于春夏时节，穿着
罩衫、透出里面红胸衣的丰满女郎身体，
这是食色同源角度的观察。

饺面中的面，或粗，或细，粗面有嚼劲，
年轻人喜欢；软面吃起来要柔软，老年人爱
食。我家附近的一家面档，生意很好，去了
多次，我发现下面者戴着丁腈手套，下锅
前，会把面条放手上拿捏盘揉，后知此举可
让煮后的面条更好地吸收作料。

下饺面要大锅，煮饺面的水装满大半
个锅子，可反复使用，俗称“大汤”。家
庭煮的面条没有外面好吃的缘故，与不是

“大汤”很有关系，“大汤”要配猛火，因
此有的店家在炉口处还摆了一只鼓风机。
饺面入锅要讲顺序，煮好馄饨，捞上来后
再下面条，因为面条煮熟的时间要短些。

饺面的汤有红白两色，红汤打底的是
熬过的虾子酱油；白汤是鳝骨或猪骨吊的
汤，吃红白汤之前都要撒上青蒜花、胡
椒粉，均匀一拌，香味热气一起上扬，
坐在跟前能感到脸上有一丝湿润感，一
般的食客拿纸巾擦擦脸就可以了，而戴
眼镜的食客就要摘掉眼镜，蒙着头食
用，所以两个戴眼镜的熟人在面馆碰面
打招呼的机率是很低的。

十个左右的馄饨，二两不到的面条，
就是饺面的构成主体，无论是外观，还是
口感，馄饨和面条形成了很好的衬托。
有些人吃到最后，是要连汤碗里残留的
小块馄饨皮、小根面条都要挑上来吃掉
的，为的是把美味时刻延续得更长久。
要是人多的场合，食饺面者就会说上

“粒粒皆辛苦”的话语自我打个圆场。
某冬天的一个清晨，我赶着去办事，

先去面馆吃早饭，虽然有饺面提供，我也
想吃饺面，但担心耽误时间，就只点了
一份面条。在吃到临近碗底时，我一阵
惊喜，里面竟有两只馄饨，这应该是下
面者在打捞上一位食客馄饨时，不慎遗
落到锅里的“漏网之鱼”，这让我有幸吃
到了一碗低配版饺面，这样的运气不是什
么时候都有，回过头来想，那天我应该去
买彩票。

美味饺面

李晋

在我看来，缘这个词，如荷池里的浮萍，未免
聚散无定，缥缈难言。而且，缘深、缘浅，亦如水
墨之荷，浓墨枯笔，淡定扫来，不以时间、距离的
长远来定，而是有画者的主观意志在内。虽说缘
深，但也会像荷叶上的水珠，只一阵风过，荷叶微
倾，利落地泻走，不留一丝痕迹。即使缘浅，努努
力，荷叶之珠，也会稳稳地聚住，隐有气象。与
人、与物之缘，不过如此吧。

夏日，雨水正密。日子编排得忙碌，偶尔闲
静，便待在屋里，翻翻山水花鸟画册。于是，就看
到了古人今人笔下之荷。

荷，有别名几种，芙蕖、菡萏、莲……其中，
菡萏这个词，有点香艳，曾经很吸引年少时的我。
大学时，我不属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只爱由着自己
的性子来学习。上课看小说，下课背诗词。背到李
憬的《摊破浣溪沙》，不由得会停顿下来，暗自玩
味南唐中主的独家绝唱：“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
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
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
干。”看看窗外晴天白日，没什么栏杆好倚的，但
是，想着词中意境，满足一下“少年不知愁滋味，
爱上层楼”的情绪，倒也是青春时期的圆润句子。
那时，对“不堪看”的人生，并不理解。但对李憬
李煜父子二人的词，很是迷恋，因而，下功夫摊破
了去读。

人至中年，眼里存了点世事，却只想拥有一点
简单的心境，想起这些愁词丽句时，竟觉有些涩
味。即使现在读迦陵品词，也不复当初，难以让我
回到那时的心绪。与诗词之缘，也淡然若水，竟有
些远了。但爱荷的心思，却一直是存了的。

现时，翻阅借来的画册，多与荷不期而遇。一
幅一幅，偶有艳遇之感。任伯年、齐白石、吴昌
硕、张大千、陆俨少、潘天寿……大师们原也是爱
极画荷，笔下荷语妩媚，如果汇集起来，是可以出
个二十四荷品的。潘天寿的《指墨荷花》，有一种

“深幽孤峭”之美。朱色的明丽与紫色的深艳搭
配，心思深邃。陆俨少以陆家山水和梅花为名，但
是，他笔下的荷花，有些硬实的骨感，微微透出画
家的一点人生坎坷。吴昌硕的《凉荷》倒也平常，
并没有跳脱周敦颐《爱莲说》中“亭亭净植，中通
外直”的文句之影，但题画诗很是古意迷离：“芙
蕖盈把折秋边，检点军持护碧烟。莫叹蜗庐真个
窄，横塘世界白瓯天。”曲折深邃的文句，似鱼尾
波纹一荡，把荷画的平淡给遮蔽了。

买的《美术报》，借的《中国收藏》中，荷画
也很多。但，也不是幅幅都让人上心。今人笔下的
夏荷、秋荷，蕴涵有更多的匠心，笔法也多样，如
荷梗上的突起，给人以实在的画感。但，看来看

去 ， 有 “ 菡 萏 香 销 ”
句 ， 有 “ 亭 亭 净 植 ”
句，却感觉缺少一种天
真烂漫的意趣。从本质
上讲，画荷，属传统题
材，想夺出新意，确实
很难。

我正欣赏着水墨之
荷，美编王峥打来电话
说 ： 你 看 出 来 了 吗 ？

《柔软的心灵》 一书封
面的荷花，是从八大山
人的画中移过来的。当
时，听得如此一说，内
心倒真是柔软了一下。
王峥是通我的心思的。
这也是缘吧。立刻上网
查看了一下。果然，八
大山人的荷花，笔法写
意，有简单的清气。虽

然简单至极，但是，却给我有“莲叶田田”之感。
《汉乐府》 中，“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
叶北。”这诗，写得湿润而清凉。如风吹漾动的
莲，让人能看到花的阴面与阳面。却又活泼灵
动，像风吹之时的荷叶，在水的伴奏下，一波一
波荡开去。应是对自然保持一种非常松弛的态
度，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吧。我觉得，古人的
心思比近人的要简单，但是会达到极致。八大的
画，也是如此。《汉乐府》 中，还有一诗，“采莲
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若
水。”也属上品。清若水的诗句，富于弹性。从艺
境上来说，这样的诗是荷叶上的茎脉，每一根走
向都清楚，也都是简笔。相比之下，《爱莲说》精
神高蹈，《摊破浣溪沙》愁绪凝噎，与我现在的心
境相比，稍稍有些变调，因而，和简淡平和的情
绪并不平仄相谐。

在我看来，画荷也是如此。能有“莲叶田田”
之意、“清若水”之境，当属上品。这样的画境，
可谓是民间笔意，语音是平的，却给人余音袅袅
之感。比一些“赋比兴”画作，来得更为简静、
平和些。

江南无疑是多荷的。沧浪亭外，西子湖边，都
有出水很高的荷。盛夏，去古漪园看荷。荷池披
离，馥馥郁郁，太阳的阴影，静静掠过，只略微，
于空气中，浮动简单的酷暑涩味。旁边有秀气颀
长的白鹤，文句搭配得很好。一座园林，必得养
一方荷塘，才得有其灵动性。园林与荷，是古典
中的藕丝，牵扯不断，让我很容易就记住了其中
的脉络、转折。

现在，已是秋天了呀，天气疏朗静阔，有老僧
补衲的沉稳。我还在想荷。原因是，我想的是画
荷。简简单单、素白一张宣纸，上面有荷，田田之
荷，就会贮存住一夏的清凉。我与荷的缘分，不算
深，没有特别的过渡句。但是，我却想稳住这一
张荷叶上的深深浅浅，不让它流泻而走。与荷为
缘，也有追求圆满的意味在内。圆满光滑如莲
子，嘉实可爱。

回头去查，《尔雅·释草》里，说“荷，芙渠。
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由
菡萏而莲，走向并不曲折难解，原来，当初喜欢的
菡萏，是花，是青春的粉红、粉白、粉紫……而现
在喜欢简单至极的荷，是果，是简单圆润、清淡如
水的莲子。

静夜，闭上眼，全是摇摇曳曳之荷，水波涟
漪，迹痕处处。我希望周敦颐没有写过 《爱莲
说》，这样，我喜爱起荷来，简单至极，不用奔着
载道一路而去。

荷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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